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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树一帜的倾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陈赞一博士新诗集《清净的心》赏析 

孙新运 

孙新运 1966 年 9 月出生，辽宁省丹东市人，获沈阳师范大学学士学位，获

辽宁大学文艺学硕士学位，曾在辽宁师范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，辽东学院中文系

副教授。 

出版专着《蔡楠小说论》《解读杨晓敏》《孙新运评论集》，发表过 30 余

篇学术论文，主持过多项省级研究项目。 

中国修辞学会会员，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，2013 年获得金麻雀奖理论类提

名奖，被评为 2013年中国小小说十大热点人物。 

 

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《清净的心》收录的诗歌大都是诗人写于

1993年左右的新诗，内容驳杂而丰富，但是内在的情感发展是一脉相

承的。诗集以《倾听》代序，诗集分为《清净的心》《美》《梦境》

《在徘徊》《独自徘徊》《满是桃红》六部分，每一部分都有一个主

旋律，这六部分又共同揭示了诗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的心路历

程。 

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《清净的心》中大多数的新诗成诗于二十世

纪九十年代，这个时期，内地的诗歌创作前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朦

胧诗和第三代诗歌，后启二十一世纪诗歌的个人化写作，风格晦涩深

奥繁复，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诗歌分属两种不同的写作范式，从情感

到意识，从浪漫主义的感伤到现实主义的自嘲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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歌受到社会转型的影响，出现两种写作倾向，一种倾向是“知识分子

写作”，这种诗歌强调思辨性，诗歌不只是情绪的表达，更融入了理

性的思考，知识的沉淀，和对世界的独特洞察，通过对隐喻和象征手

法的运用，引发读者在逻辑层面的回味与思辨，语言上追求陌生化和

复杂性。另一种倾向是“民间写作”，这些诗作更贴近普通民众的日

常生活，更能体现出民间的个体经验，创作群体来自社会的基层，语

言质朴鲜活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粗粝的生命力。还有一部分诗人

继续尝试在诗歌形式上的突破，继续追求先锋精神，继续尝试碎片化

和跨文体的表达。 

这个时期的香港诗歌创作，因为临近回归，诗人身份的认同成了

诗歌创作的核心主题，诗人多书写香港的城市空间，对香港的历史记

忆，香港文化混杂的状态，来探讨香港性的多重内涵。语言上的特点

是，白话口语和书面语互相交融，部分作品还融入了粤语的词汇，都

市感强烈，表现出快节奏的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疏离和焦虑，情感表达

内敛和知性，也具有现代主义的思辨与后现代的解构意味。 

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《清净的心》，不管在情绪的表达，意象的

运用，还是表现手法的选择上，都表现出与当时内地与香港诗人，不

同的特点，形成一种独树一帜的倾诉。 

一、独树一帜的情感表达 

魏晋时期，人的意识全面觉醒，带来了“文的自觉”，陆机在《文

赋》中提出的“诗缘情而绮靡”，打破了儒家正统文学观，具有开时

代风气的重大意义。钟嵘在《诗品序》里又提出：“故摇荡性情，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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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舞咏。”点明了诗歌是诗人“摇荡性情”的结果，是诗人情感表现

的产物，揭示了诗歌的本质是表现情感。诗歌可以直接抒情，诗人通

过诗歌把心中的思想情感表达出来，引发读者强烈的共鸣。陈赞一博

士的新诗集《清净的心》表达了诗人的心路历程，诗人的情感变化与

心境。 

（一）表现对假丑恶的厌恶，对真善美的希冀 

从整个文学史来看，对假恶丑的厌恶和揭露，对真善美的追求，

是一个永恒的母题，这一主题贯穿文学的始终，并具有多元性的表达，

不同时代的作家都在用独具个性的笔触，表达自己对假恶丑的厌恶和

对真善美的希冀，使这个母题成为文学永恒的精神底色。每一种文体，

也都是以表达这个母题，来表达作者的情感的。从诗歌史来看，诗歌

创作都是采用破立结合的方式，表现诗人的情感。“破”就是以直面

批判或隐喻象征，来揭露假恶丑，“立”就是通过歌颂美好事物、塑

造理想人格，来寄托真善美。无论古今中外，无论何种文学体裁，有

的作者都是或以美反衬丑，或以丑的暴露呼唤美的降临，始终在情感

的张力中完成对价值的坚守。 

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《清净的心》也表现了对假丑恶的厌恶，对

真善美的希冀。在《历史的长河》中，诗人将历史比作 “无耻的黑

布”，暗示着历史中黑暗、虚假与丑恶的一面，象征着历史中的沉重

与黑暗，体现出对假恶丑的隐晦批判。英雄热血是黑布上鲜艳的花朵，

寓意着英雄事迹在历史中的闪耀。代表着英雄的壮举与美好的品质，

是真善美的象征，诗人通过描绘心弦的花朵在“黑布”上的绽放，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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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了对真善美的强烈希冀，渴望它们能在黑暗中带来光明。诗里一连

串的问句，表达了对能改变历史、让历史更美好的人的期待，体现出

对理想和美好未来的追求。 

在《不在人间世上》中，诗人用“笑容的背后，是那不能止血的

伤口”和“平静的水面下，是凶险澎湃的暗涌”做对比，揭示了人间

表面美好下隐藏的虚假与丑恶。而 “那里才有纯然的欢笑，那里才

有真正的平静”，以及对天堂的向往，表明诗人心中对没有虚假、充

满真善美的理想境界的渴望。 

在《我只是一个人》中，诗人用“人间有无数的生命死亡，人海

有无数的苦楚翻腾” 等诗句，展现出人间存在的苦难，表达对假恶

丑的无奈与厌恶。诗人又写到“满腔的热泪”以及想“化成小舟”，

“化成救生圈”去救“遇溺者”，体现出对生命的关爱和同情，是对

善良、博爱的真善美情感的向往和追求。 

这几首诗都通过对现实中负面现象的描述，来体现对假恶丑的厌

恶。同时，又都借助对美好品质、理想境界的向往。来表达对真善美

的希冀，像英雄的热血、纯粹的欢笑、对他人的关爱等，都是真善美

的体现，而且都用了比较含蓄的象征和对比手法来传达情感。 

陈赞一博士有些诗直接歌颂真善美。在《美》中，诗人说出了对

于美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受，美会使人从心底惊呼和慨叹，美会

使人悸动落泪，美是凄婉迷人的，美是轻柔浪漫的。美像花一样缤纷

烂漫，美像雾一样湿润朦胧。美是抽象的，美又是变幻的和短暂的，

能够让人感觉得到，让人无法真正握在手中，这就是美，就是人们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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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暮想、费尽心思想拥有的美。 

在《爱（一）》中，诗的开头似乎是从反面来写爱，写爱能使人

淌血，使人落泪。这正是诗人对爱的作用的描述，爱能使人感动，使

人心在淌血，使眼睛流泪。然而诗人笔锋一转，正是因为这些血和泪，

唤醒了人与人之间的爱。 

在《爱（二）》中，颂扬了爱的广阔无边，爱的坚韧无比，爱是

战火不能烧毁的，爱是死亡不能杀死的。爱比永恒更永恒，爱比无限

更无限，爱没有国界、年龄、性别的限制，爱能经得起自身以外的一

切改变和冲击，爱是不可名状的，爱是不能形容的。 

在《一首完美的诗》中，诗人认为最完美的诗不是用笔写就的，

而是用爱写成的。只有为爱牺牲了自己，才能写出完美的诗。可见诗

人是披肝沥胆、呕心沥血地为爱而讴歌，用诗来赞美世界的。 

在《以圆月为蒲团》中，诗人以类似李白游仙的浪漫主义的写法，

表达了对美好的向往，表达了诗人美好的愿望。诗人在这首诗的开头

写出了自己的愿望，能够在浩瀚的宇宙中洁身自好，涵养这颗清净的

心。表现了诗人想让人间充满美好，要让人们远离悲伤与死亡，希望

人们能够超越时空，与天地为一。 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内地诗歌从两个方面表达对假恶丑的厌恶与

对真善美的希冀。在“知识分子写作”中，诗人常常以历史反思、文

化批判为武器，通过对历史荒诞性的严峻书写，揭露人与权力异化等

假恶丑现象。诗人以对人类精神困境的深度关怀，隐含着对理性、正

义等真善美价值的坚守。“民间写作”更贴近现实生活，用口语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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朴质而粗犷的笔触，揭示市井生活中的虚伪与平庸，通过对底层小人

物真实生存状态的叙述，表现了对真诚、朴素生活之美的向往，通过

对现实生活接地气的书写，来对抗虚假与丑恶，在日常细节中自然流

露真善美。 

和内地诗歌的宏大叙事不同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香港都市诗更侧

重在日常的异化中捕捉假恶丑，在微小的坚守里寄托真善美。诗人常

常运用霓虹灯的虚假光晕，广告标语的空洞承诺等意象，揭示商业社

会的假，揭示和批判消费主义制造的虚假的繁荣与情感的疏离。诗人

经常用地铁里拥挤的冷漠面孔，高楼阴影下的生存挤压等意象，暗喻

现代性对人性的侵蚀，来表现都市生存中的恶。而对真善美的希冀，

则藏在茶餐厅里一碗热汤的温度，深夜街头流浪猫的依偎，旧书摊里

泛黄书页的墨香等微小的意象中，在冰冷都市里守住一点烟火气的真、

人情的善、日常的美，用生活中微小的温馨时刻，对抗人世间大的异

化。 

在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《清净的心》中，对假恶丑的厌恶，和对

真善美希冀的情感的表达，与当时内地诗歌与香港的诗歌中对假恶丑

的抨击，对真善美的赞颂，有共同之处，也有不同之处。在陈赞一博

士的新诗集《清净的心》中，有类似“知识分子写作”的那种有对历

史的反思，但是虽然都是对历史的反思，陈赞一博士的诗歌与“知识

分子写作”的表现却不同，内地诗歌写作更注重从文化批判、社会现

象剖析等角度出发，往往带有当时特定的时代印记，更关注内地本土

社会现实问题。陈赞一博士的诗歌更注重香港复杂的本土文化，往往



7 
 

带有当时特定的时代印记，更关注香港本土社会现实问题，语言风格

可能更灵活多元些，对假恶丑的抨击更多的是从国际化视野出发，对

真善美的追求，更倾向于从普世视角定义美好。而内地“知识分子写

作”的诗歌对真善美的追求，常带着文化寻根的焦虑，诗歌里藏着对

传统断裂的痛心，对精神家园的渴求，真善美更和内地本土文化的重

建绑在一起，带着沉重的使命感。 

陈赞一博士的新诗对现实的批判与对真善美的追求，与内地的

“民间写作”也有相同点和不同点，相同点是，诗歌都通过质朴的语

言，揭示市井生活中的虚伪和平庸，表现了对假恶丑的抨击和对真诚

朴素生活之美的向往。不同的是内地“民间写作”通过对底层小人物

真实生存状态的叙述，通过对现实生活接地气的书写，来对抗虚假与

丑恶，在日常细节中自然流露真善美。所表达的更多是带着泥土气的

愤怒，更直接地戳破现实的脓疮。陈赞一博士的新诗更多的是揭示像

“黑布”“薄雾”这样遮挡了世界的虚假与丑恶，标下出对美好的追

求超越了世间的追求，具有更加高远的期盼，是对死亡和时间的超越，

是对世外桃源的期冀，是期盼爱的普照。 

陈赞一博士的诗歌对于假恶丑的批判，与对真善美的追求，与香

港都市诗也不尽相同，陈赞一博士的新诗是通过独特意象表达对历史

的思考，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。他对假恶丑的抨击更偏向时间维度的

审判，这种批判带着一种超越当下的从容，更侧重精神层面，对真善

美的追求则立足在永恒的价值上。而香港都市诗多聚焦城市生活快节

奏、人际关系疏离等，对假恶丑的抨击是空间维度的拆解，直接指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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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的异化，金融资本的冰冷、殖民遗留的身份撕裂。对真善美的追

求，常常藏在市井细节里，比如茶餐厅的烟火气，旧街区的人情味，

在钢筋水泥狭窄的空间中寻找那些微小的温暖。 

（二）表现失落与思念 

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《清净的心》的写作时间基本上都是二十世

纪九十年代初期，其中的失落与孤独应该也和当时的社会动荡与变迁，

与朋友的离去有关，那些表达对友情的珍惜，对朋友的思念的诗歌，

那些无法留住的无奈也表现了作者心中的失落和孤独。这个事件对诗

人冲击很大，这部诗集主要表现了这个阶段诗人矛盾、失落、惆怅的

情感体验。 

1984 年 12 月 19 日，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《中英联合

声明》，确认中国政府于 1997 年 7 月 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。1990

年 4 月 4日，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特别行政区基本法》，并于同年 12 月 29 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

释，为香港回归后的稳定繁荣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，这标志香港回

归进入过渡期。这对于香港的居民来说就是一种抉择。有的人选择移

民，有的人选择留下，回归祖国的怀抱，有的人还在犹豫不定。陈赞

一博士一心爱国，要留在祖国的怀抱，但是他的一些朋友选择了移民

国外，使诗人感到很失落，也很孤独。 

陈赞一博士在《牵情集》有一个组诗《寻你》中收录了七首诗，

《雁》《何处是吾乡》《饮水》《西风》《寻你》《你究竟是甚么人》

《归去来兮》，都表达了回归前夕诗人的心境与决绝的选择，诗人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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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犹豫地选择留在香港，满怀期待地等待回到祖国的怀抱，其中也流

露了对朋友移民他国的失落与思念之情。 

在陈赞一博士新诗集《清净的心》中的《追忆更深》里，诗人用

落花随雨水飘远、秋天随西风飘远来起兴，层层递进，最后说 “你” 

随离别的笙箫飘远，从自然景象的变化过渡到人的离别。“徘徊

在”“望不见” 等诗句，很直白地体现出思念却寻不见的失落感，

这种情感就通过这些意象和诗句一点点渗透出来。 

在《不想寻梦去》中诗人表示，因为想把月影留住，所以不想去

寻梦，但是晚风却把月影吹散，吹散了美好的回忆，连睡意都吹散了，

连梦也做不成了，这种锥心的思念让人难以承受。 

在《谁愿意》中，诗人首先用了四个排比句询问谁愿意跟我在山

路上数翠叶坠落，谁愿意跟我在大漠上寻找彼此的影子，谁愿意跟我

在海滩上一起堆起贝壳的堡垒，谁愿意在石阶上一起诉说彼此的梦想，

这是对往日友情的呼唤。接着诗人又用了三个排比句诉说着往日友谊

的难忘。最后诗人又用了六个排比句质问为什么美好的事物不可以长

存，是梦境易碎还是难以入梦，表现了好友已经不在，即使想在梦中

相见也是难上加难，是因为失落与思念难以入睡，难以成梦。 

《离场》表现了诗人看到人们离场时的冷清，回想起人们进场时

的欢呼雀跃，表现了失落与惆怅的情绪。《梦境》表现了抒情主人公

在梦中见到了思念的人，由于被错拨了号码的电话铃声惊醒，失去了

梦中的一切，抒情主人公才明白，人掌握不了现实，也掌握不了梦境，

表现了对朋友的无尽的思念与失落之情。在《孤独的琴音》中，诗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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描绘出月夜下六弦琴手对着孤月奏出清冷而孤独的琴音，清冷与孤独

的不是六弦琴的琴音，而是抒情主人公的心音。 

在《连结》中，诗人说在人与人之间怎样才能找到一条红线，将

点与面连接起来，那样可能就不会有走失的人们，就不会有这么多的

孤单与思念了。在《我要找的人呢？》中，抒情主人公羡慕隔着银河

遥遥相对的牛郎和织女的两心相印，虽然牛郎和织女一年才能见上一

面，还要借助喜鹊搭在银河上的鹊桥才能见面，但是那毕竟能隔着银

河遥遥相望啊，能期盼一年一度的相会，也会有喜鹊来搭桥。抒情主

人公又羡慕那些被月老牵线的人间白头到老的人们，月老会给相亲相

爱的人牵出一根人们根本看不见的红线，把相亲相爱的人们连在一起，

让他们永不分离。抒情主人公再一次发出慨叹，他要找的人在哪里呢？ 

在《抹不去》中，诗人忘不掉和朋友朝夕相处的点点滴滴，朋友

渐次离去，诗人为什么一直留在这里，在人生路上狂奔打拼呢，因为

心中有对祖国深深的爱，有为祖国、为人生、为事业的良心和责任，

表现了诗人虽然被无尽的孤独与思念折磨，但肩上有更重的责任让他

继续默默坚守。在《独自徘徊》中，诗人运用对比的手法表现了自己

的孤独，海洋上尚且有船互相沟通，却没有人愿意在人与人之间的鸿

沟上，架起一座桥梁进行交流。天冷了野兽会互相依偎着取暖，人却

钻进了各自的被窝，天黑了鸟儿回巢与家庭欢聚，人却在黑暗的街角

独自徘徊，诗人的孤独质感跃然纸上，深入骨髓。 

在《一盏昏灯》中，诗人诉说了自己的孤独与寂寞，当黑夜降临

之际，回到家里点起一盏昏灯，暂时缓解一下孤寂与失落。在《可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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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》中，诗人也抒发了他的孤单和寂寞，也表达了对挚友的思念。当

往事消逝的时候，当盟誓飘远的时候，当世界变得自己都不再认识的

时候，挚友是否可还会记得。在《一种凉凉的感觉》中，诗人说往事

已成为了过去，回首往事，自己已成为观众，在看自己演过的戏，看

完这样的诗句，真的体会到心中有一种凉凉的感觉，应该是孤寂和悲

凉吧。这些诗都表现了诗人的失落、孤寂、感伤与思念，顺着写作的

这条时间线，分明可以感受到一个多情多义的抒情主人公的孤寂思念

的灵魂。表现了诗人的矛盾心理和来自灵魂的质疑，同样表现了诗人

的呼号与感伤。诗人通过这些诗，展示了情感流动的轨迹，表达了诗

人不能停歇的无休无止地，在汹涛骇浪中挣扎的痛苦的孤寂的心灵。 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内地正处在改革开放深化阶段，社会变化特

别快。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相互碰撞融合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越来越

开放多元。诗歌主题也很丰富，和当时的社会转型关系密切。有的诗

歌带着反叛的锋芒，有些诗人转向内心，写个人情感的细腻和精神的

困惑，在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找到自我的位置。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浪潮

下，诗歌不再像八十年代那样受追捧，诗人从精神偶像的位置跌落，

这种身份的落差直接催生了孤独与失落，诗歌带着理想主义破碎后的

迷茫。有些诗人转向个人化书写，在私密的语境里藏着孤独，那种不

被理解的失落感特别真切。 

那个时候，整个社会都在经历旧秩序打破、新规则建立的阵痛，

诗歌里的孤独与失落，其实是把这种时代情绪浓缩了。九十年代内地

的思念与失落，常带着时代转型的集体印记，有的将个人情感与乡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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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消逝、理想主义的幻灭绑定，精神家园的缺失；有的则在市场

经济初兴的物质浪潮里，写个体在现实挤压下的情感失重，带着粗粝

的现实感。 

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《清净的心》中的失落与思念更聚焦个体私

人化的细腻情愫，用意象营造唯美意境，失落更多的是对真情消散，

对朋友离去的思念，这种失落与思念是发自内心的，发自一颗清净的

心，少了内地诗歌那种与时代宏大命题纠缠的沉重感。 

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《清净的心》与香港都市诗中的失落与思念

也不同。这部诗集创作的时期，正是香港回归前夕，香港都市诗的诗

人们，把回归前的日子比喻成站在边界线上，他们既想抓住殖民时期

的熟悉感，又对即将到来的新身份感到茫然。诗人感觉，维多利亚港

的灯火中仿佛藏着英国的雾和中国的月，两种记忆反复拉扯，形成一

种既近又远的心理距离。近的是地理上的回归祖国，远的是文化上如

何重新定义自己的困惑。这种心理状态，其实是把回归从一个政治事

件，内化成了个体对我是谁的重新追问。人们的失落感来自于回不去

的旧时光和抓不住的归属感，使人们表达了香港市民那种犹豫和矛盾

的心情。 

陈赞一博士的新诗中所表现的不是这种矛盾和犹豫，诗人的心中

早已做好了决断，他不会像很多朋友那样移民国外，他有一颗爱国之

心，在这点上，他是坚定不移的。他的诗所表现出来的，是那种朋友

离去后的孤独与失落，对友情的珍惜，对朋友的思念。 

二、独树一帜的意象运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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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象在中国古代既是一种思维方式，也是一种批评术语，通过具

体形象来表达抽象思想和情感，意象是融会了主观情志与客观物象的

艺术形象。意象世界的产生，来源于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之间的互动，

是主题通过审美观照，赋予客体一个独特意义和意蕴的过程。意象是

一个由审美体验构成的富有情感意蕴的感性世界，在这个世界当中，

人的感性和理性得到了统一，主观与客观得到了统一，最终为人类带

来了一种独特的人生体验，强化了人的存在感和生存感，并丰富了人

类的精神世界。意象能够将客观事物与主观情感紧密联结起来，为诗

歌的解读提供了一把极为高效的钥匙，也是传统诗歌品评方式向现代

学科体系下专业研究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。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《清

净的心》运用了许多意象，体现出多元与灵活的特点。 

如在《倾听（代序）》中诗人用了飞鸟、浮云、长天、落叶、青

树、空山的意象，叙述了飞翔的小鸟离去了，漂浮的白云散去了，原

本繁闹的长天显得分外辽阔。落叶残破了，郁郁葱葱的树木衰老了，

浓墨重彩的大山显得格外空寂。诗人表现了天空和大山的变化，表现

出繁华喧闹过后的宁静和寂寥，抒情主人公独自在山路上，倾听着自

己心跳的回声。表现了作者的返璞归真，回到自己的心中，倾听自己

心中的声音，了解自己的真实感受，真实情感，真实的需求。 

又如在《飘远了》中，诗人运用了湖上缥缈的烟波，长堤边的垂

柳，渡头的余晖，低徊的水鸟，不断飘远的波涛等意象，表现了诗人

的愁绪，离愁别恨，对友人的思念，孤单寂寞，无奈与无助。又如在

《在徘徊》中，诗人用了在无边的长空吊着的沉沉的黑云，在冷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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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风中摇动着的依依的树影，在无尽的沙沙如雨中的树叶声，一个不

断徘徊的郁郁不得志的游子等意象，表达了诗人矛盾孤寂的心灵，具

体生动，多元而灵动。 

又如在《人生的流浪者》中诗人运用了夜店的家人，萨克管下的

醉客，无法冻结的肠内的热泪，弥漫于整个屋子里的香烟的迷雾等意

象，表现了诗人的矛盾与惆怅。在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《清净的心》

中，像这样多元而灵动的意象的运用比比皆是，通过主客体之间互动，

表现独特的人生体验活动。诗人还将不同的意象进行组合或对比，使

诗歌更加生动、形象，增强了读者的感受，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，也

表现了深厚的文化内涵。 

    陈赞一博士的新诗所用的意象尤其独特性，与内地二十世纪九十

年代诗歌所用的意象有所不同。那个时期内地诗歌意象，更多聚焦于 

“碎片”“尘埃”“旧物” 等微小事物，用它们来折射个体在社会

转型期的迷茫与疏离。同时，意象的私人化特征明显，诗人常将个人

经验注入 “身体”“梦境”“城市角落” 等意象中，形成独特的精

神印记，更多的是内敛的审视与叩问。 

    陈赞一博士的新诗中的意象与香港都市诗歌所运用的意象也不

尽相同。香港都市诗的意象更直接锚定 “都市” 本身。高频出现 

“玻璃幕墙”“地铁”“霓虹”“购物中心” 等现代建筑与设施，

用冰冷的物质符号凸显都市的疏离感与压迫感。同时，“人群”“陌

生人”“过客” 等意象常与个体并置，强化孤独的生存体验。还有 

“旧街”“唐楼”“庙街灯火” 这类带有本土记忆的意象，在都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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扩张中成为失落的符号，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撕裂感。另外，“雨”“雾” 

等天气意象也常被用来模糊都市边界，烘托暧昧又压抑的氛围。 

 陈赞一博士的新诗中所运用的意象，多是空旷的原野中的自然

之物，用这样的意象表达对大自然的向往，对清净的心境的追求，营

造了苍茫、渺远、静寂的意境。诗人还运用与人们的日常息息相关的

感伤的意象，表达诗人的感伤孤独与思念之情。 

三、独树一帜的表现手法 

诗歌运用恰当的表现手法可以使诗歌内容更加生动，情感更加突

出。能把抽象事物具体化，让意象更鲜活。可以让情感藏在景物里，

更含蓄有韵味。能够强化情感和观点，增强感染力。陈赞一博士的新

诗中经常使用回环往复的咏叹。 

（一）回环往复的咏叹 

    有些诗歌会使人越品越有味，诗歌多次重复某些诗句，并且还有

留白，使意境变得更加渺远深沉，使情感更加炽热浓烈，要达到这样

的境界，需要运用很多表现手法。 

自古以来，诗歌创作中，就有重章叠句的表现手法，也就是在不

同段落的同一位置，相同或相近的语句重复出现的一种表现手法。它

们回旋往复，让人不断咏唱，给人以绕梁三日之感。能够加深印象，

渲染气氛，深化诗歌的主旨，增强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，使感情得

到充分地抒发。重章叠句的手法源于《诗经》，一咏三叹回环往复是

重章复沓形式的抒情特点，它能以平和的方式来抒发平和的情感，达

到委婉含蓄而又能充分抒情的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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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新格律诗也大量运用回环往复的写法，

它更注重格律框架内的有规律呼应。像闻一多的《死水》，句式基本

整齐，押隔行韵，节与节之间韵脚虽有变化，但 “这是一沟绝望的

死水” 的核心意象在首尾呼应，形成主题的回环。又如徐志摩的《再

别康桥》，以“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”开篇，结尾又以 “悄

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的来” 收束，仅换 “轻轻” 为 “悄悄”，

在重复中强化离别时的温柔与不舍，这种回环不是简单的章节复沓，

而是通过 “句首句尾呼应”“核心意象复现” 来实现咏叹，同时严

格遵守音韵、平仄的格律要求，让情感的回环在规整的形式中更显凝

练和韵律美。 

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《清净的心》经常用到循环往复咏叹的表现

手法。如在《踪影》中诗人用从尘网中挣脱的鸟儿自比，又用从庙堂

中逃出来的乌龟自比，既然已经逃出来了，就应该自由地飞翔和悠悠

地爬行。诗人运用重章叠句的表现手法反复咏唱，表达了诗人获得自

由后，期待自由自在地生活的强烈的愿望。 

 又如在《一颗无垢的心灵》中诗人设计四个层次，层层递进地

叙述了“一颗无垢的心”的处境，第一层次是写白云看似很大，但是

大而不实，载不动一块小小的石头，白云花哨而不实用。第二个层次

写森林中有无数的大树，但是这里的每一棵树都撑不起传说中的百鸟

之王凤凰。因为对于凤凰来说，每一棵所谓的大树都太小太普通，不

能让高贵的百鸟之王凤凰立足。第三个层次写的滚滚红尘中到处都是

风沙，没有一个干净的地方存放白玉。第四层写宇宙之中没有一颗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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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,能够载得下一颗无垢的心。诗人用了四个层次，层层递进地引出

茫茫世界无处安放一颗实在的、高贵的、纯洁的、无垢的心。前三个

层次诗人运用复沓的表现手法，反复咏唱，一唱三叹，体现出循环往

复的圆融之美。 

陈赞一博士的这种反复咏叹有其独特性，更注重其节奏性和层递

性，常常是和风细雨般缓缓浸润慢慢渗透读者心田，它所体现出来的

情感是平静湖面上荡漾着的微波，也能泛起读者心灵深处的层层涟漪，

久久不能散去，使感情的表达更深切更悠远。 

陈赞一博士还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来完成循环往复的咏叹，如在

《但愿我能摇落》中，诗人运用了顶真和重复的修辞格进行复沓，反

复咏唱。“我走上高峰俯视，俯视那一个烟霞无尽的苦海，苦海无边，

因为泪水无尽，泪水无尽，因为世上仍然有些有爱有情有理想的人。”

运用顶真的手法可以使表达如行云流水，气势贯通，抒情写意，格调

清新，环环相扣，引人入胜，给人以形式别致、格调清新的感觉。同

样在这首诗中，诗人写道：“仙岛成为仙岛，因为它遥不可及，仙岛

成为仙岛，因为它披上一层薄薄的雾纱。”这里运用了反复的修辞格，

突出了诗歌的主旨，强调了诗歌的思想感情，使诗歌具有了分清层次，

加强节奏的修辞效果。又如在《回旋处》中诗人写道：“人生能有几

回遇到回旋处，人生能有几回遇到回旋处而不想走，回头路，人生能

有几回遇到回旋处，而不用团团转。”也是运用反复的修辞手法，反

复咏叹诗人的矛盾心情和无助的心理。 

复沓咏唱在整体形式上满足和引导了对视觉整齐美的追求和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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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，同时还造成声音的有规律地延展和强化，读起来和谐悦耳、琅琅

上口，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音乐美。 

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《清净的心》大量运用排比句式，形成反复

咏叹的气势，强化感情的表达。如在《难道你未曾》中诗人运用一系

列的排比，突出了诗歌的主旨，增强了语言的气势，表达了诗人强烈

奔放的情感。又如在《找不到》中诗人也运用了一系列的排比句式，

表现了诗人对失去本心，失去自我的人的质问，气势如虹，一泻千里，

把诗人心里的疑问、不满和愤懑都倾泻而出，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，

表达了诗人强烈的思想感情。这样的一咏三叹，回环往复，不但使感

情抒发得淋漓尽致，强化了诗人的感情，而且增强了节奏感和旋律美。 

（二）活用典故抒怀 

诗歌中活用典故能让诗歌内容更浓缩，用古人古事暗合当下情感

或境遇，让情感表达更含蓄深沉。还能借典故的文化背景，提升诗歌

的典雅气质和思想厚度，让读者在联想中获得更丰富的审美体验。不

用长篇大论，读者就能联想到典故背后的哲思，还能增添诗歌的典雅

韵味和历史厚重感。陈赞一博士在创作中经常活用典故，借古喻今，

将复杂的思想情感寓于简洁的文字之中，使读者在阅读时能够联想到

更多的背景信息，从而加深对诗歌主题的理解。《清净的心》是诗集

开篇第一首诗，诗集也是以这首诗为题目，可见这首诗在诗集中的地

位，它的基调统摄整个诗集，这首诗活用了许多典故。 

   “本来有一颗清净的心，为何沾染俗尘，本来是一个宁静的晚上，

为何让凡尘翻滚。”这几句诗诗人活用了陶渊明《归园田居·其一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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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的“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，误落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，羁鸟恋

旧林，池鱼思故渊。”表现了诗人误入尘嚣的悔恨，对清净的心的向

往。 

   “出岫无心的浮云，何时才化作倦鸟，飞返故林。”这几句诗活

用了陶渊明的《归去来兮辞》中的“云无心以出岫，鸟倦飞而知还。”

下一诗节中的“既然出岫无心，何不现在就化成归鸟，飞返故林。”

这也是活用了这个典故，继续生发的感慨和期寄，表现出抒情主人公

返璞归真的心迹和愿望，作者接着明确表示他要“飞返故林，飞返我

出生的山林。”“鸟倦飞而知还”反映了陶渊明崇尚自然、追求精神

自由、安贫乐道的人生哲学。表现出与自然与环境和谐一致的冲淡闲

适的奇妙意境，对于自然和自由的向往，以及对于官场生活的厌倦和

回归田园的决心。诗人活用了这个典故，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向往，

对清净的心的期盼。 

“以凉风为扇，以松涛为琴，以春雾为被，以苔藓为枕，以落英

为食，以朝露为饮。”“以凉风为扇”活用了宋朝赵功可的《绮寮怨

(和儿韵)》中的“倚阑干，一扇凉风”的诗句，表现了诗人与自然合

一的心愿，“以松涛为琴”活用了隐士陶弘景在庭院中种植松树，以

聆听风过松林的声音为乐的典故，表现了诗人希望返回山林，静听松

涛的清净时光。“以春雾为被”活用了刘伶“以天为被，以地为席”

的典故，这个典故融合了道家“天人合一”的理念，佛家“无欲无求”

的境界，以及文人的豪放气质。描述了一种无拘无束、随遇而安的生

活方式，象征豪放旷达、与自然相融的境界，与诗人创造的意境与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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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高度契合。 

    “以落英为食，以朝露为饮。”这两句诗活用屈原《离骚》中“朝

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的典故，以此来比喻诗人追求高

尚品质、坚守纯洁情操的决心和行动。 

“日日向旭日长啸，夜夜向山谷低吟。”活用了王维在《竹里馆》

中写道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”的典故，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

喜爱和陶醉。诗人觉得秋天的晚霞是他好友，清秀翠竹是他良朋。从

此不问因果，不问贫困，远离世俗，远离荣辱。 

“且不管是主人还是过客。”这句诗活用了佛教经典《楞严经》

中关于“主人过客”相关表述的典故，任其自然来去，不执着于短暂

的“过客”，坚守内在的“主人”本位，表现了诗人的达观与超脱。 

“也不管是大椿或朝菌。”这句诗活用了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的

“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……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

八千岁为秋。”的典故，不管像大椿那样长寿，还是像朝菌那样短命，

都不能影响对人生境界的追求。 

诗人最后总结，就让山间明月，化成我无垢的心，再让岁月，化

成永恒的溪水，洗净明月四周的乌云，愿我心如明月，让岁月涤尽心

中的污浊与沉渣，拥有一颗清净的心。 

像这样活用典故的例子在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《清净的心》中有

很多，如在《我要找的人呢？》中的“今夜的残月依旧寂寞地，羡慕

着牛郎织女的两心相印，如果真有月老，那怕他也自身难保，夜夜孤

独地把玩红线。”这几句诗就是活用了牛郎织女和月老牵红线的典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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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达了诗人对朋友的深深的思念。在《不要挥别》中的“请不要挥手，

免得你挥下了杜鹃的血滴。”就是活用了杜鹃啼血的典故，又如《杜

鹃滴不出血滴》，这首诗的题目以及全文都活用了杜鹃啼血的典故，

表达了诗人对朋友的不舍和思念。又如《编织》中的“月圆月缺，总

使人想起悲欢离合。”就是活用了苏轼的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

中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”的典故，表现了诗人的孤独，与

对朋友的思念之情。 

典故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，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道

德寓意，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象征性，能够在有限的篇幅内传达丰富

的意象和情感。诗人通过活用典故，可以使诗歌语言更加凝练、生动，

富有画面感和感染力。激发读者的联想和想象，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

产生强烈的共鸣和审美愉悦。 

陈赞一博士的新诗中对典故的活用与内地诗歌中对典故的活用

具有不同特点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内地诗歌对典故的活用，一般都打

破了典故的神圣感，让古典意更接地气，更适合于当下。典故的活用

一般不再运用典故的原意，而是把典故故意拆解，加入了个体对命运

的思考。有时诗人对典故进行反讽式挪用，借典故制造张力，暗喻人

们在时代中的精神困境。有时诗人对典故进行碎片化拼贴，在后现代

诗人的笔下，典故成了意义的碎片，诗人用其探讨现代性与传统的断

裂。这些活用让典故从文化符号变成了诗人对话历史、反思现实的工

具。 

陈赞一博士的新诗中对典故的活用也不同于香港都市诗，香港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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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诗人的典故活用，更贴紧都市性。把内地和香港的典故并置，在中

英文化夹缝里揭示身份焦虑。诗人大都把典故拉进消费场景，让典故

撞上霓虹灯广告，讽刺传统美学的商业化。诗人借典故重构都市空间，

用典故对应对香港都市，写都市中的封闭与突围。在都市诗人的笔下，

典故不再宏大，变成了市民生活的注脚，让传统在现代日常里流转。

这些用法让典故成了香港都市文化混杂性的独特载体。 

陈赞一博士的新诗中典故的活用，只是把典故的叙述变成了诗歌

语言，运用极其简洁优美的语言，含蓄地婉曲地暗合典故，所活用的

典故的本意没有太大的变化，还是沿用典故本身的意蕴，表达诗人的

心声，使诗歌具有更强的文化意蕴，抒发诗人的真切感受，表达诗人

的思想感情。 

读一个作家的小说可以看到作者对世界的思考，读一个诗人的诗

可以感受诗人的心路历程，诗歌可以通过多元而灵活的意象直接抒发

诗人的各种情感，诗歌可以通过各种修辞手法，通过活用典故，通过

奇妙而富有哲理的语言，揭示一个多角度、多层次、多侧面的鲜活的

灵魂，展示一个深远辽阔幽深的心灵，这些在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《清

净的心》中展示得淋漓尽致，读来让人心潮澎湃、激荡不已。 

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《清净的心》写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，

和内地的诗歌创作有同有异，不同点是陈赞一博士的诗歌不像同时期

内地诗歌那样晦涩深奥，也不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香港都市诗那样焦

灼与纠结，陈赞一博士的诗歌简洁明了，郎朗上口，但是这些明白晓

畅的诗歌，并不意味着浅显直白，它有着与内地诗歌共有的深刻的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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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与香港都市诗共有的失落与孤寂。 

陈赞一博士的新诗不追求那些花哨的艺术手法，不追求那些隐晦

的表现手法，用浅显易懂的语言，让读者一看就懂，一下子就把读者

带入抒情主人公的世界，让读者跟着诗人一起冥想，一起倾听，激发

读者的共鸣。陈赞一博士的新诗集《清净的心》，不管从思想性和艺

术性上，都是独树一帜的，是对新诗写作的探索，在新诗写作的历史

中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，值得学术界和读者去细致深入的研究。 

 

 


